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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合作

在涉疆议题上中国对阿传播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刘 欣 路

摘 要: 近年来，虽然阿拉伯世界“向东看”倾向明显，但阿拉伯民众对中国基

本国情还缺乏必要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新疆问题存有较大的

曲解和误解。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阿实现“心相通”的障碍之一，对中阿关

系特别是民间友好造成伤害。对此，应通过改善传播策略、提升传播能力、加强人

才建设等举措，着力强化新疆问题对阿国际传播的效果，从而应对西方的软遏制，

增进阿拉伯受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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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术创新团队计划资助项目( 2015JT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加强新疆问题对阿传播的意义

新疆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要做好新疆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内功，“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

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①;另一方面，也必须主动争

取国际话语权，通过舆论引导让国际社会“增信释疑”，客观了解我国的民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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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政策和真实的新疆，为依法打击“三股势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和

平发展”减压。只有将内、外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谋长远之

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①。

阿拉伯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安全等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不能不借助的重要力量。能否与阿拉伯国家保

持良好关系，在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成

功应对和平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因此，发展全面友好的中阿

战略合作关系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

以来，随着“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以及“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确立，中阿关系

发展顺利，特别是经贸合作水平屡创新高，2013 年中阿贸易额达到 2400 亿美

元，过去十几年来保持着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且双方有信心在 10 年内将这

一数字提升到 6000 亿美元。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

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

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中、阿双方加快发展的共同愿望，得到阿拉伯国家

的积极响应，已成为中阿关系新的重要发展机遇和平台。但需要强调的是，中

阿关系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建设仅仅从经济层面着手是不够的，政策沟通、道

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民心相通，相应地，如果不

能实现民心相通，也就不能真正做到前四通，中阿关系也就缺少长期健康发展

的深厚根基，无法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中阿双方应着力在“心相通”上下

功夫，增进双方的相互认知、理解、信任与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带

一路”的建设重点和关键基础是要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当今世界上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最集

中的地区，同时也与我国新疆等穆斯林聚居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争取阿拉伯国

家的舆论支持对我国做好新疆工作，特别是打击“三股势力”有着特殊的战略意

义，既可以争取阿拉伯国家政策、舆论的支持，还可以回击西方国家的软遏制。值

得注意的是，尽管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趋势不断加强，阿拉伯民众对中国怀有

好感并充满好奇，但另一方面，多数阿拉伯普通民众以及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

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内外政策还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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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新疆问题存有较大的曲解和误解。从近几年来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已经

成为影响中阿双方民众之间“心相通”的障碍之一，对中阿关系特别是民间友好造

成伤害。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过精细的谋划

和实施，着力增进阿拉伯受众对新疆真实情况的客观认知。

二、阿拉伯民众对新疆问题的基本认知

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条规则是

人类生存在二手世界里。也就是说，在大众媒体时代，受众接触到的信息都是

经过媒体选择、加工过的。阿拉伯媒体如何塑造新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

拉伯受众对新疆的认知和立场。

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伊斯兰文化圈中拥有主导地位。出于

共同宗教信仰的缘故，阿拉伯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新疆问题较为关心，有关

新疆的各类报道也经常出现在阿拉伯主流媒体上，特别是 2009 年“7·5”事件

以来，阿拉伯主流媒体持续关注新疆问题。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阿拉伯世界

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环境与中阿“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的定位并不一致，总

体上对我国解决新疆问题并不有利。

2009 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阿拉伯官方反应普遍比较克制，但阿拉伯

媒体中出现了大量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许多专家学者、宗教人士在各类媒体上

发表评论，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加之宗教感情的作用和西方媒体歪曲报

道的影响，他们的言论中充斥着谬误和过激的情绪。较为典型的是所谓“国际

人权人士”马哈茂德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最大、发行范围最广的《生活报》上发

表的文章，这篇以《追求真相哪怕远在中国》为题的文章虽声称“追求真相”，确

与真相背道而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种族清洗”、“宗教镇压”、“对穆斯林的罪

行”等词语形容“7·5”事件以及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将中国视为霸权主义国

家，将新疆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和生活状况描述成一片漆黑，声称“尽管中国在过

去 20 年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针对穆斯林的内部镇压

政策”①。再如，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教法学家、思想家、圣训学家优素福·格尔

达威曾在“7·5”事件后以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的身份发表声明公开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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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批评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认为中国的穆斯林受到了不公正的压迫。类

似的言论在“7·5”事件发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层出不穷，被大量阿拉伯媒

体、西方媒体转载。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这些观点在阿拉伯民众中产生了极

大的流转效应，网络、电视、报纸上阿拉伯民众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此起彼伏，

甚至还出现了组织游行示威、抵制中国商品的鼓噪。

“7·5”事件后，相关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在阿拉伯世界做了大量解释说明工

作，向阿拉伯社会各界介绍“7·5”事件的本质以及新疆真实的发展现状。总体

来看，虽然近几年来阿拉伯世界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环境不再像 2009 年那样

极端，但仍不利于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如《生活报》在 2014 年共刊登了 82 篇

与新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对“3·1”事件、莎车爆恐事件、伊力哈木被捕、喀什

艾提尕尔清真寺大毛拉被害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这些报道中有 76 篇，

即超过 90%来自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只有 3 篇采用了新华社

的稿件，另有 1 篇中国学者的评论，2 篇《生活报》自己采写的稿件。除新华社

和中国学者的 4 篇稿件外，其他稿件一方面承认新疆暴恐事件的性质，但同时

也都在试图将新疆问题引向民族和宗教问题，试图将中国政府和其他民族塑造

成与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对立的负面形象。例如，《生活报》发表题为《恐惧与担

忧中的昆明市民》的报道，称“维族人因其宗教信仰和文化而受到汉族的清洗”，

文末又引用所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的话，认为“维吾尔人长期受到

打压，而‘3·1’事件则再次给了中国政府打击维吾尔人的借口”①。再如，半岛

电视台网站题为《中国穆斯林思想家被判无期徒刑》的报道借所谓“很多学者”

之口将伊力哈木描述成一个为维吾尔族抗争的“著名思想家”和一个无辜的“受

害者”，却将中国相关部门的依法审判描述成对穆斯林学者的打压，并且称“中

国政府决不会改变对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②。

总之，阿拉伯媒体在很多问题上进行选择性报道、隐性引导，将报道重点放

在各类突发性事件、争议性事件上，对新疆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则基本没有涉

及，这种情况导致很多阿拉伯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新疆问题形成曲解和误解。笔

者曾在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期间对来华参加援外培训的 142 位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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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90% 的受访对象表示对新疆的历史

“基本不了解”，78%的受访对象表示在来华参加培训之前对中国的民族宗教政

策“基本不了解”，90%的受访对象表示其对新疆以及新疆问题的认知和立场主

要来自媒体。2014 年 10 月，笔者在黎巴嫩大学随机采访了 100 名教师和学生，

84%表示对新疆的历史“基本不了解”，但同时又有 65% 认为新疆的穆斯林“受

到了不公正待遇”。笔者就调查结果专门与约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

艾哈迈德以及黎巴嫩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黎巴嫩大学教授马斯欧德·达赫尔

交换了意见，两人均长期关注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他们都认为这一调查结果

基本符合实际情况，阿拉伯人普遍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但往往出于宗教因素，

容易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

三、新疆问题对阿传播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阿拉伯受众对新疆问题的认知在很多方面都还存在曲解与误

解，这不利于“一带一路”所要求的“心相通”的实现，并且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形

象、中阿友谊，特别是民间友好造成了影响。对此，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

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在新疆

问题上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获得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更广泛的理解、信任与

支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促进中阿人民之

间的“心相通”。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对阿新疆问题国际传播还面临

以下一些外部挑战和自身的不足。

( 一) 西方国家的“软遏制”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抓

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逐步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

会的交叉转型。中国的发展是超越常规、超越发展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在短短

三十多年中，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迅猛增长，中国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近两年来已经开始更多地成为重大国际行动的

主角，并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这种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对在近两

百年中始终处于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产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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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他们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成长经历和现

实主义“零和”的思维方式，判定强大了的中国必将挑战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

序和既得利益，因此始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持有很大的疑虑，并利用其话

语霸权大肆宣扬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一方面试图限制和阻碍

中国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中国拉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规避

中国崛起后可能带来的风险。

为了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先后提出了“负责任大国”、“和平发展”、“和谐世

界”等主张，并以实际行动在国际社会践行自己的理念和诺言。但实际情况是，

无论中国如何说、如何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利用各种

机会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当然这种遏制已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所面对的军

事威胁和经济封锁，而主要体现为各种“软”遏制，利用话语霸权对中国发展造

成负面舆论便是主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新疆、西藏等问题成为西方国家用来

向中国施压的“牌”，在有关问题上极力歪曲事实，丑化中国形象，同时又将自身

界定为一个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仲裁者。“7·5”事件中西方国家、西方媒体

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者王冲曾对“7·5”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华

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每日镜报》《今日美国》、

美联社、BBC 的相关报道进行了整理分析，他认为西方媒体虽然看似采用多个

信息源，在形式上用“客观”的手法来报道事实，但实际上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

些媒体通过“移花接木”、“厚此薄彼”、“玩弄文字”、“拼凑材料”等伎俩来混淆

受众的视听，对所有不同政见、所有反对政府的声音、所有骚乱都想当然地把板

子打在中国官方身上，最终给中国贴上邪恶的标签，将中国塑造成必须防范的

对象。①

虽然西方媒体关于新疆问题的歪曲报道禁不住推敲，但由于西方媒体拥有

广泛的传播网络和大量信息资源，其设置的议程影响力大。据学者统计，全世

界 90%以上的信息是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传播出来的，70% 以上是由西

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能作为中转站，对发

达国家传播出来的信息作二次传播。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动呈现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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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边缘”的特点，即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国际大媒体向一般性媒

体流动，反向流动的情况很少发生。这对于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而言，便造成

了前文中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是阿拉伯媒体成为西方媒体的二传手，特别是《生

活报》、半岛电视台等阿拉伯著名媒体，它们本身就与西方媒体有着天然的联

系，例如《生活报》在伦敦出版，与路透社、法新社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而半

岛电视台从人员到理念都直接来源于 BBC，所以相关信息从西方媒体流向阿拉

伯著名媒体，再从阿拉伯著名媒体流向普通媒体，通过“流转效应”最终广泛传

播到阿拉伯受众中;二是直接来自中国媒体的信息很难大量进入阿拉伯主流媒

体，《生活报》《中东报》、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极少采用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的稿件，如 2014 年《生活报》82 篇涉疆报道中只有 3 篇来自新

华社的稿件。对此，笔者曾专门对《生活报》编辑部主任法尔哈特先生进行了访

谈，他承认西方媒体涉疆报道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遏制中国的目的，但

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中阿媒体合作的薄弱，阿拉伯媒体在涉华报道方面

都还受到西方媒体较大的影响，西方媒体有关新疆问题的议程设置始终在阿拉

伯世界处于主导地位，进而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阿拉伯受众的观念和决策支

持度。

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新疆问题的舆论导向，其目的在于丑化中国在

阿拉伯世界的形象，遏制中阿关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在阿拉

伯世界的形象进一步恶化，影响力持续下降，“退出中东”、“中东后美国时代”

已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

强，“向东看”成为地区国家普遍的战略选择。除伊朗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合

作外，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也在谋求外交再平衡，即由过去一边倒向

美国调整至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不

仅传统的经贸合作屡创新高，政治、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多项实质性突破。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是将双方的关系提升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的新高度。未来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将与日俱增，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参与

程度和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增强。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但美

国不可能坐视中国在中东地区做大做强，不可能放任中东国家倒向中国并与中

国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必然会加强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遏制，新疆问题会

成为西方媒体用来炒作的热点。约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

94

在涉疆议题上中国对阿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在北京参加《文明的追随》一书首发式时曾指出，西方国家热衷于在阿拉伯世界

炒作新疆问题，试图把中国塑造成与伊斯兰教、穆斯林相对立的形象，如果“具

有天下穆民皆兄弟”情怀，但又缺乏鉴别能力的广大穆斯林受众接受了西方媒

体信息和立场，那么中阿友好关系必然将受到影响。基于这一点，萨米尔认为

西方国家未来将会花更大的力气在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制造麻烦、打压中国，对

中国以及中阿关系进行软遏制。

( 二) 自身传播能力的不足

国际传播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和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不仅关系到国家

形象的塑造，更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安全的维护、国际地位的提高紧密相

关。就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工作而言，我们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贯彻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

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值得强调的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西方国家掌握并强

化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在国际传播方面

加大了投入，但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西强我弱”的格局，我国自身的传播能力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国在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界国际传播工作上主要

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第一，渠道影响力低。国际传播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跨越国家边

界、跨越国家传播体制的信息交流与传递。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发展，国际传播竞争正变得日益复杂和激烈。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国际传播“走出去”工程的推动下，我国已经建立

起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阿拉伯语的对阿国际传播体系，例如，平面媒

体的《今日中国》(阿文版)月刊，广播媒体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文广播，卫星

电视媒体的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网络媒体的新华网、人民网、国际在线、中国

网、外交部网站等。这些媒体是我国开展对阿国际传播的主要渠道，为新疆问

题的外宣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

然而，在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以及国际传播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

受众因拥有太多的自主权反而对获取信息的途径感到茫然，媒体也很难通过单

一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满足其信息需求，受众的“注意

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只有那些真正采用多平台、跨媒体发展策略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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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优势媒体才能够吸引受众的关注，大量传播媒体和实力较弱的媒体尽管存

在，却面临着“存在”但“不可知”的尴尬境地。目前，我国对阿传播的各类媒体

还没有实现多平台的融合发展，这在已经处于媒体饱和状态且受西方话语霸权

较大影响的阿拉伯国家，想要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是十分困难的。正如约旦学

者萨米尔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言，“普通阿拉伯受众能够接触到的媒体数量很

大，仅卫星电视频道就超过 600 个，报纸超过 30 种，但他们持续关注的各类媒

体总数一般不超过 10 个，因此中国媒体发出的有关新疆的信息往往淹没在庞

大的信息流中，无法被受众接收到。”如前所述，笔者曾对 142 位来华参加援外

培训的阿拉伯人士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90% 的受访对象表示他们

对新疆以及新疆问题的认知和立场来自本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只有不到 10% 表

示经常关注中国媒体，通过中国媒体了解新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国

家虽然科技发展水平不高，但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速度很快。据皮

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9 年 Facebook、Twitter、LinkedIn 等社交媒体

陆续推出阿拉伯语版本以来，用户数量迅猛增长，2012 年底达到 7200 万，是

2010 年底的 4 倍。① 而且社交媒体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

“社交”工具，成为普通民众、媒体、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均积极参与其中的综合

性信息平台。每逢新疆有重要事件发生，西方媒体、阿拉伯媒体都会利用社交

平台发布信息、设置议程、影响用户立场。而在这方面我国的媒体还基本没有

涉足，处于失语的状态。

第二，信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

界的国际传播还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和应急公关的特点，例如在新疆“7·5”事

件、云南“3·1”事件、北京“10·28”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后，各媒体都会专门进

行跟踪报道，对事件的性质进行澄清，对阿拉伯受众的疑惑进行说明。但新疆

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不应仅仅停留在应急外宣上，还应当制定中长期

的传播计划，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向阿拉伯受众介绍新疆以及全国各族穆斯林

的情况，讲好新疆故事，传播好新疆声音。从当前情况看，相比西方媒体制造的

关于新疆的信息产品的数量，我国向阿拉伯世界传递的有关新疆的信息数量还

很有限，且质量不高。如前所述，中国媒体关于新疆的稿件很少被阿拉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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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除新闻外，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量也比较少。以阿文版新疆选题的外向型

图书为例，目前，我国阿语版外向型图书的数量极少，近几年来全国各个出版社

出版了一批有关新疆历史、文化、宗教、人物、物产、民俗等主题的图书，但这些

图书基本上都没有阿拉伯语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宣图

书是我国阿文版新疆主题图书的主体，但数量也十分有限，据不完全统计，在

2009 年新疆“7·5”事件发生前，新疆选题外宣图书只有《新疆的招商引资政

策》一本有阿文版，2009 年以来，此类图书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总量也只有 10 余

种，如《中国新疆:数字与事实》《新疆的发展与进步》《新疆的宗教信仰》《中国

西北边陲的明珠———新疆》《谁是新疆暴力事件幕后指使》等，侧重介绍“7·5”

事件的本质以及建国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现有阿语版外宣图书虽然

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阿拉伯民众中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但由于数量和篇幅均

十分有限，很难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清楚新疆的历史与现状。此外，这些图

书还缺少大众传播途径，其推广模式是由出版社在国内出版，之后由政府回购，

免费赠送给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部门、图书馆、学术机构。这种模式能够影响一

部分阿拉伯上层人士和精英群体，但对一般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而言则很难达

到效果。在一般的商业渠道上，如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网上图书销售平台“尼罗

河与幼发拉底河图书网”，我国的新疆选题图书，包括每年出版的《中国新疆:数

字与事实》系列均未出现在销售清单上。长期关注新疆问题的黎巴嫩学者马斯

欧德·达赫尔博士通过研究指出，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向东看”倾向明显，有不

少阿拉伯人想要深入了解中国、了解新疆，但遗憾的是，直接来自中国的信息仍

非常有限。

第三，缺少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

信息，同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

级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并非全部直接到达普通受众，而是有的只能

先到达其中一部分，而后再由这一部分人把信息传递给他们周围的最普通的受

众。有的信息即使直接传达到普遍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的

改变，还须由舆论领袖对信息做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做出导向。对于国际

传播而言，是否具有一个有影响力，同时又了解本国情况、有意愿维护本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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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领袖群体是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就新疆问题而言，虽然西方媒体生产的硬新闻传播范围较广，但通过舆论

领袖之口生产出的各种软新闻影响更深。如前文所述，“7·5”事件发生后西方

学者、阿拉伯学者的言论在阿拉伯民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相应地，中方更多

的通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而没有很好地发挥中国学者以及知华、友华的阿拉

伯学者在增信释疑、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在“7·5”事件发生后，仅有北京外

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在《生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疆事

件的解读及对阿拉伯反应的看法》的文章，从学者的角度说明了事件的真相和

本质，这篇文章虽然得到了一些阿拉伯知名学者的反馈，但仅凭这一篇文章又

很难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近两年来，相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舆论领袖的作

用，开始组织学者代表团赴阿拉伯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但在发动国内外专

家学者在阿拉伯媒体上发声则还很薄弱，阿拉伯媒体上仍然十分鲜见舆论领袖

关于新疆问题有利于中国的言论。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与国际传播是不同

的领域，学术研究要求学者独立、自觉，但国际传播则需要政府的精心规划和大

力推动，美国所谓独立的媒体实际上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因此，构建舆论领袖

队伍并为其在国外媒体发声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只有将学者和政府各自的优

势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培育起舆论领袖队伍。

四、关于加强新疆问题对阿传播的几点思考

新疆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且是一个实践性很

强的课题，在设计、操作层面均需要做方方面面的工作。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

面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 一) 改善传播策略

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我国对阿拉伯世界就新疆问题的国际传播工作带有

非常明显的应急公关特征，往往在暴恐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后急于向阿拉伯国

家说明事件的性质以及中方的立场，而这对于阿拉伯受众客观、全面地认知新

疆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发言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提出

的“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可以作为改善新疆问题对阿国际传播策略的

参考。

“早说话”，就是要提高有关新疆的各类新闻的原创率、首发率，抢占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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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和制高点，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重要政策等阿拉伯受众急于获取的信

息，要在第一世纪内发出声音，不能缺位，不能失语，主动掌握解释权并引导舆

论走向，避免阿拉伯媒体受西方舆论过多的影响而处于不利我国的地位。

“多说话”，就是要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话语人不厌其烦地说，

反反复复地说，因为阿拉伯受众，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

了解非常有限，并且由于共同宗教信仰以及西方舆论的误导对很多问题形成了

固有的印象。因此不能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阿关系的发展，新疆的历

史与现状就自然而然地被阿拉伯受众熟知并认同，也不能认为对一些事情说一

遍就能够说清事实、讲清道理。相反，必须主动说话、经常说话、反复说话，把我

们希望阿拉伯受众了解的各类信息全面、深入、细致地讲清楚。

“说明白话”，就是要充分研究和考虑阿拉伯受众的信息需求、接受习惯，强

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对接，既要考虑我们希望受众了解什么，更要考虑受

众想要知道什么，既要说清事实本身，也要说清事实的背景，既要表明自己的态

度，又要解释事情的原因。约旦的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在接受笔者

访谈时提到，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国际传播应减少外宣色彩，用更加生动的语

言和故事打动阿拉伯受众，他特别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的论述，认为“讲述好新疆故事”是“传播好新疆声音”的关键。此

外，他通过研究总结出阿拉伯人较为关注新疆三个方面的情况，即新疆人的真

实生活、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维吾尔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中国媒体可以在这

几方面讲好故事。

( 二) 提升传播能力

如何让关于新疆的声音既能够“走出去”，又能够“走进去”，是我们开展新

疆问题国际传播工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可以着重做好

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统筹资源，提升信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目前，图书、报刊、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领域的媒体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新疆问题的对外传播工作，但

由于缺乏统筹和规划，各类媒体能够提供给阿拉伯受众的关于新疆的信息产品

在数量上还非常有限，在内容上也较为分散，没有出现有广泛影响力的信息产

品，从而很难吸引阿拉伯受众的关注并影响他们的认知。对此，相关部门应统

筹各类媒体资源，制定中长期的传播计划，设计涵盖新疆历史、文化、民族、宗

45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5 年第 3 期



教、人物、物产、旅游等各方面情况的信息产品，而且除新闻产品外，还应深入挖

掘图书、电影、电视剧、音乐等文化产品的价值，以更加柔性的方式传递信息。

以图书为例，应设立新疆选题图书出版工程，争取在 3 至 5 年内翻译出版 100 本

全面介绍新疆的阿文图书，体裁应包括学术专著、游记、回忆录、图册、小说等多

种形式，作者应包括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以及知华、友华的阿拉伯著名学者，以高

质量的图书来影响阿拉伯受众。需要说明的是，在新闻领域让国内媒体短时间

内赶超法新社、路透社、BBC、CNN 是不现实的，但图书、影视作品等领域则更加

开放，也相对更容易被接受，约旦学者萨米尔曾阅读过王蒙等作家关于新疆的

作品，他认为这些名家名作生动而富有正能量，能够被阿拉伯受众喜欢，有些作

品甚至可以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拍摄成影视作品，从而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

二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跨境合作网络。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

下，中阿关系进一步升温，阿拉伯世界“向东看”的倾向更加明显，阿拉伯社会各

界都有深入了解中国的愿望，阿拉伯媒体也都在加大报道中国的力度。在 2013

年 9 月召开的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上，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人均强调了中

阿合作应对西方话语霸权、开展直接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此，中国作为

大国，应当在构建跨境合作网络方面率先迈出更大的步伐。除了传统的新闻信

息互换外，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领域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国际并购、海

外营销、代理推广、合作研发等形式开展国际合作，借助国外媒体已有的声誉和

传播渠道走出去，这样可以让“中国声音”以更便于阿拉伯受众接受的方式落

地，从而更好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和立场。

三是加大媒体融合力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近年来，图书、报刊、卫星电

视等传统媒体在阿拉伯世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

媒体在阿拉伯国家也发展迅猛。在媒体饱和、国际传播竞争白热化的情况下，

要增强中国媒体在包括新疆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的话语权，就需要“着力打

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

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

传播体系。”①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面临的不是小修小改，而是深刻的、革命

性的转型。目前，我国从事对阿拉伯国家国际传播的各类媒体基本还是按照传

55

在涉疆议题上中国对阿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① 《习近平: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人民网，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 /2014 /
0818 /c64094 － 25489714． html，2014 年 8 月 18 日。



统的工作逻辑和发展逻辑，按照原有的工作惯性发展。这些媒体应当加大媒体

融合的力度，强化互联网思维，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媒介领域、传媒领域里面

的操作系统，它是底层的操作架构，媒介要跟它的规则去接轨，在它的这种游戏

规则的框架之内来决定自己的资源如何配置，运作方式如何有效地实现。”①在

当前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互联网思维和先进技术作为支撑，再好的内容也很难

“走出去”并“走进去”。各媒体一方面可以加强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可以充

分利用已有的平台，除在阿拉伯国家使用比较广泛的国外社交媒体外，由中国

企业研发的“微信”、“QQ”等在阿拉伯国家也极受欢迎，下载量和使用量均居前

列，这两个社交媒体本身就可以作为介绍新疆、设置有关新疆议题、了解阿拉伯

舆情的很好的平台，完全可以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三) 加强人才的培育和利用

要加强我国就新疆问题在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人才的培育和利用是关键

性因素。目前，有三方面的人力资源需要加快培育、整合和利用。

一是整合国内熟悉阿拉伯文化、新疆问题的“舆论领袖”。目前，国内有一

批熟悉阿拉伯文化、新疆问题，并在阿拉伯学术界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

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在阿拉伯世界就新疆问题开展信息传递、舆论引导的

“舆论领袖”，因为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信息源的公信力、可信度有一个递减规

律:首推专家学者、其次是媒体，最后是政府。”②相关部门应建立人才库，将这

批专家学者整合起来，为他们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媒体“发声”创造条

件。近期，北京外国语大学对阿传播研究中心在中国驻埃及使馆新闻处的帮助

下，在埃及《共和国报》报开辟中国学者专栏，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就新疆问题、中

国民族宗教政策、中阿关系等热点问题撰写文章，从实际效果看，专栏文章受到

阿拉伯受众的关注和好评，有助于阿拉伯受众直接从中方获取客观信息，应对

西方在新疆问题上的议题设置和话语霸权。

二是更好地利用阿拉伯汉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德国汉学家和俄罗斯

汉学家座谈时曾强调，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主要是缘于陌生、隔阂和不了解，而

汉学家则是推动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的重要桥梁。我国涉疆外宣工作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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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一步发挥阿拉伯汉学家的作用，邀请他们撰写新疆选题图书、在阿拉伯媒

体中就新疆问题客观发声，与中国翻译工作者合作翻译相关图书等。目前，阿

拉伯汉学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阿拉伯汉学家的情况

不熟悉。因此，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阿拉伯汉学家动态数据库，掌握阿拉伯汉

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分布、人数、研究方向、主要作品等信息，为涉疆外宣工

作提供支持。

三是培养通晓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国际传播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随着

媒介融合的逐步深入，选拔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人才应以打造“合金钢”式的人

才团队作为出发点，组建能力突出、结构优化的媒体人才队伍。向阿拉伯国家

开展包括新疆问题在内的信息传播需要精通阿拉伯语、熟悉阿拉伯文化、具备

国际传播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国内相关专业培养模式单一，新闻专

业没有阿拉伯语的辅修、选修课程，而阿拉伯语专业则局限于阿拉伯语语言文

学的知识框架内，这使得毕业生知识结构单一，很难做到既熟悉对象国语言文

化，又掌握全方位的媒体技能，还具有信息综合处理以及深度解读新闻与社会

变化的能力。近年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都认识到单纯招收新闻专业

毕业生和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生很难应对日益复杂的对外传播工作，复合型人才

的缺口极大。为此，应形成阿拉伯语语言文化与新闻等专业的复合培养模式，

尽快破除人才培养的瓶颈，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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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Xinjiang Issue in the Arab Countries

LIU Xinlu

(Liu Xinlu，Ph． D，Associate Professor，School of

Arabic Studies，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even though the Arab countries are prone to learn from China，

the Arabians are lacking the basic comprehension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

na，especially th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Xinjiang issue．

The misunderstanding has became one of the obstacles that influence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link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which does harm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particularly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ian． Hence，we need to engage in strengthening the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Xinjiang issue to Arab countries to conduct the soft restrain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sustain of Arabians towards Chi-

na． Those can be conducted by altering the spread strategy，improving the spread

ability，boosting the fostering of talents and so on．

Key Words Xinjiang Issue; International Spread; Sino-Arab Relations; Soft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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